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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

我是位生活在中原的一名学生，当我读过《白鹿原》以后发现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人物鲜活，情节离奇，结构严谨，思想深刻，而这部堪称民族秘史的巨著正是构架在有着独特魅力的语言基础之上的。本文就其语言方面的特色，从强烈的方言情结、浓郁的关中味儿、惊绝的修辞艺术三方面来解读这部巨著的艺术生命。第一，方言与文学有着不解情缘，一般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有点方言情结，而对于地域色彩鲜明浓烈的《白鹿原》，其方言情结更是难以割舍，读者在阅读这种优秀的方言文学作品时，基于求近原则，通过体会领悟，会不自觉地生成方言思维，以求方言与读者的心理契合；第二，陈忠实将关中方言发挥到了极致，通过广泛使用方言词、地方熟语、以及某些独特的固定句式使得该作品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关中味，实现了方言与普通话的互补共荣，珠联璧合，堪称方言文学作品的典范；第三，通过句式的灵活运用和辞格的巧妙调配，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艺术技巧。以上三方面共同作用，在小说中唱响了铿锵有力、浑厚硬直的“秦之声”，成就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构筑了其不朽的艺术生命。这部有着历史厚重感的大作也正是凭借语言上的精湛艺术技巧而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对方言文学创作在语言上的历练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
关键词：《白鹿原》；方言情结；方言思维；修辞艺术

前言
我是一个生在中原的学生我没到过关中地区，但我看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我的心里有一种到关中地区去看看的想法，自1993年发表之后，引起了啧啧赞叹，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相继被译为日文、韩文、蒙古文、越文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评选它为“华人百年百部文学作品第一名”，当代文学批评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朱寨也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这部反映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将白鹿原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推向了世界。无论是思想内涵、文化意蕴、还是布局构思上，都使中国当代文坛为之一震。
这部文学作品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历史价值，正如作品扉页上引用的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具有史诗风格，作品“以白鹿原为舞台，以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用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艺术笔法描绘了清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近半个世纪关中农民的命运史，广泛而深刻地勾画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①；又具有强烈的文学审美价值，结构巧妙精致、情节离奇神异、人物各个传奇惊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白、鹿两个家族众多人物的恩怨情仇和悲欢离合，展现了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白鹿原；同时还有着重要的民俗价值，描绘了一幅关于关中地区村规民约、文化遗迹、婚丧嫁娶、节日礼仪等方面广阔的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画卷。
这样一部承载多层重大意义的50多万字的长篇巨著要构架起来当然离不开特色鲜活语言的支撑，也正是因为作者在驾驭语言方面有着精深独到的艺术功力，才使得这部具有深邃思想和充实内容的大作丰盈起来，本文即从语言角度切入，来分析《白鹿原》不朽的艺术魅力。

一、强烈的方言情结
地域性鲜明的文学作品，每每读来，都给人一种清新鲜活的地域气息，如老舍小说的北京味儿、张爱玲文字中的吴侬软语、贾平凹作品中的商州色彩、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风情，都各有各的味儿，或浓或淡，清新异常。而在《白鹿原》中，陈忠实更是将关中方言发挥到了极致，处处洋溢着鲜明的关中地域色彩，有着强烈的方言情结，下面从三方面具体阐述。
（一）方言与文学的不解情缘
方言是一种活泼生动且富有文学含量的语言，关于方言的独特表现力，女作家王安忆深有感触，她把作家对方言的大量使用，命名为“小说语言的风土化”。胡适之先生也曾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②这都说明了方言土语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的独到作用。
在《白鹿原》中，作者正是广泛使用关中方言，恰当地运用经提炼的关中口语，准确传神地刻画了关中地区民众的言谈心理，清新活泼，朴实纯正，使得文学更富张力。如：“鹿子霖痛痛快快咥了一顿喝了一通谝了个尽兴，夜深人静时分呼吸着麦苗青草的清新气息，浑身轻松地从村子东边的慢坡道上下来，走进小娥独居的窑院。”（第236页，引自《白鹿原》，下同）这里，使用了关中方言口语中“咥”、“谝”两个极具表现力的词，“咥”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吃”，但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指大吃、猛吃、痛快地吃，吃得酣畅。“谝”指闲谈，聊天，尤指说得特别过瘾、尽兴。仅这两个字眼，就把关中人粗犷豪放憨厚的性格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刻画了作为乡约的鹿子霖吃饱喝足之后悠闲得意的神态。再如：“黑娃天不明又被父亲吼喊起来，他正要挎笼提镰去割草，却听鹿三说：‘把草镰和草笼撂下，掮上板凳上学去。’黑娃愣在院子里，似乎不大情愿地丢下笼和镰，说：‘拿啥念哩？没有书，没有笔，也没有纸。’鹿三说：‘你先坐到学堂盘一盘你的野性子。笔咧纸咧书咧缓两天再买。你要是盘不下性子，还是窝不住的野鹁鸽，花钱买书买纸我就白撂钱了。’”（第62-63页）在这段文字里，“吼喊”、“撂”、“掮”关中方言也较常用。陕西八大怪之一便是“秦腔不唱吼起来”，关中人素有吼的习惯，这里把长工鹿三让儿子黑娃去念书时的强硬神态表现了出来，后面的“盘”、“窝”两字用得更是精当，“盘”字非常形象，说明鹿三认为黑娃是个“慌慌鬼”（粗心大意，做事毛草的人）、“生就的庄稼坯子”，野性大，方须“盘”字才够力度。“窝”字用做动词，鹁鸽（方言：鸽子）这里加一“野”字，突出性子野，是呆不了窝的，形象地说明了鹿三估计出黑娃在学堂里可能耐不住性子，静不下心，会坐不住的。“黑娃愣在院子里”，这里用“愣”并不单单是说出一种表情，因有“陕西冷娃”之说，“冷”有时亦作“愣”，点出黑娃身上自小就有关中娃娃生冷、耿直的独特气质，以后才有闹“交农”、烧粮台、当“白狼”、做土匪等传奇人生。
由此看来，适当地使用方言词，在表现地域色彩、人物性格、表情动作等方面都有独到作用，富有感染力，频频闪现神来之笔，更是令人拍案叫绝。文学作品受作者本人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作品本身内容等因素的影响，都或多或少有点方言情结在里面，而对于一部像《白鹿原》这样地域色彩鲜明浓烈的作品而言，更是有着难以割舍的方言情结。
（二）方言与读者的心理契合
文学接受活动是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它融注了读者多种心理因素。在文学作品中，语言特别是词汇，是导入读者进入文本本身的媒介，对整个作品的文化内涵、形象意蕴的理解都必须通过对文学语言的接受来实现。在语言导入的基础上，调动读者，激活心理因素并使其投入文本，从而获得审美享受，实现该文学作品的价值。传播学上的求近原则，在阅读文学作品上也是同样适用的。这里的求近，就包括语言上与作者使用的语言，特别是地域性很强的方言的接近，受众在亲近的状态中，才可以拉近与作者的心理距离，双方心理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最容易进入作品，当然，这只是对熟悉该方言的读者而言的，对其他方言区的人来说，则不符合求近原则。特别是蕴涵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一些方言词语，对一般读者而言，就是包蕴“秘密信息”的堡垒，可能会产生隔离感。在《白鹿原》中像“谝”、“咥”、“嫽”、“啬皮”、“乞蹴”之类关中味十足的词，熟悉该方言的人就很容易体会到其中独特的文化信息。像“活人”（活是动词）、“死得”（该死）、“得是得”（是不是）、“跷尿骚”（即抬起一条腿从别人的头上越过，多为侮辱人的动作，引申为让人遭受胯下之辱）、“羞（了）先人”（即侮辱祖先，是骂人的话）、“挨（黑）挫”（吃大亏或是遭遇不好的事）、“二眯儿”（知识或技艺不到家的人）等词语在其他方言区的人看来可能就有点含糊不清。例如：“小翠一点不察觉也不在意，一古脑儿把钱塞到芒儿手里，攥住他的手腕叮嘱说：‘可甭把钱掉了哇大大爷！’”（第342页）这里，如果不了解该方言，“大大爷”很可能会被误以为是一种简单的称呼，其实不然，它是一种常用的熟语，含有贬义的感情色彩，可以用来指责人粗心大意，而并没有年龄、性别的限制，兼有名词和形容词性质，用于此种语境，贬义色彩就淡了，是小翠对芒儿富有爱意的调侃。
语言和思维形影不离，互相依赖，思维必须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如英美人用英语思维，中国人用汉语思维。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区，其中尤以闽、粤方言和普通话差别最大，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很多的不同。北方官话方言之间差别较小，尽管如此，但方言毕竟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因素在语言上积淀的结果，是反映一个地区风俗人情以及审美心理的地域符号，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蕴涵，而这些独特的语音、词汇、甚至语法组合，对于本方言区的人来说，就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产生心理上的亲切感，而方言词的频繁使用就很容易使读者不自觉地转向方言思维。如：“田福贤接着跑来了，大声憨气地说：‘嘉轩你咋瓜咧？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杆子河南蛋儿全是些饿狼二眬，杀人连眼都不眨。你是个明白人咋能硬顶硬碰自己吃亏？’”（第154页）这段话中的“咋”、“瓜”（傻）、“二眬”（粗莽之人）等词在关中地区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其中“河南蛋儿”是陕西人对河南人的称呼，这里蕴涵着早先关中人的视觉观念，有着历史文化渊源，曾经的汉唐气象、大国风度，一身傲气积淀在关中人的血脉体魄里，对其他地区的人，他们向来都有自己的一套不屑的称谓。这里语气词“咧”还模仿了关中方言的语音语调，如此密集的方言词，使得熟悉该方言的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就会用关中方言来进行思维。
语言不同于言语，语言是说话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言语则是对语言的运用，言语又可以分为外部言语和内部言语。外部言语即说出来的言语，只有发音动作而不说出声来的言语是内部言语。无论内部言语还是外部言语都是对具体语言的运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阅读方言文学作品时，特别是地域性特鲜明，方言词密集，以及某些方言句式较多的这些文本，对于熟悉该方言的读者，会使其不自觉地转向方言思维。在浏览翻阅这些文学作品时，这些读者的内部言语就会自动生成方言，如果读出声来，那么其外部言语也随即会转向方言。比如在读到上面田福贤说的那段话时，念出声来，那就是纯正的关中特色方言。这种现象与读者的心理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即是说，原先讲该方言而已经被同化为讲普通话的读者会不自觉地用该方言直接进行思维，以求得在接受心理上获得酣畅淋漓的快感。而在《白鹿原》中，非关中方言区的读者也可以通过其中方言词的字音字调、上下文语境在体会并领悟关中方言的韵味之后，逐渐地从心理上向小说中运用的方言系统靠拢，慢慢也就会用这种方言思维进行阅读，进而达到读者与该方言在审美心理上的契合。
（三）方言与普通话的互补共荣
方言文学作品，特别是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作品，在广泛使用方言词语、方言句式时就必须处理好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控制两者的比例，把握一个度的问题，《白鹿原》较好地把握了这个度。在叙述描写时一般情况下使用的都是普通话，而在人物对话方面，则较普遍地使用方言词汇，比如在叙述性的语言中称白赵氏“奶奶”，而在人物语言中则说“婆”。在使用“蹲”和“乞蹴”时，考虑较多的是单音词和双音词的不同用法，因为这两个词在关中农村，较普遍的是用“乞蹴”，但也不乏“蹲”的说法，这样一般读者是可以推测出来方言词的大致意思，不会造成阅读上的障碍。还有一个最明显的词就是“甭”，在方言中实际应是“嫑”，而这个词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作品中使用频率都极其高，对一般读者会造成阅读上的困难，作者不得不舍弃这个特色非常鲜明的方言高频词，而选用了普通话中声音较为接近的“甭”，这里也可以体会出作者在普通话与方言的运用处理上反复斟酌、精当取舍的良苦用心。
过多的方言词语对于其他方言区的人来说，总觉得隔了那么一层，不能完完全全进入文本本身。记得在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时，除了知道了马桥人把“江”读作“gang”之外，语言方面的艺术特色对于笔者来说，不知不觉中就流失掉了，这也是运用方言进行创作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白鹿原》巧妙地应对了这个问题，较好地处理了的方言与普通话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实现了二者的互补共荣，珠联璧合，堪称方言文学作品的典范。俗话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越具有地域特色的才能越发显示出浓厚的民族性，这种优秀的方言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化长廊中将继续呈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浓郁的关中味儿
《白鹿原》中的故事发生在陕西西安东郊的白鹿原上，小说中人物的母语就是关中方言。关中方言厚实凝重、铿锵有力，如同秦腔给人的感觉，有着独特的表现力，所以在准备把《白鹿原》改编成电影、电视、话剧时，导演与编剧就一致认为采用关中方言为好，这样才会尽可能地展示作品的原汁原味，而不致在艺术上大打折扣。陈忠实自己也说：“如何把半个多世纪里发生的较为错综复杂的故事和较多的人物既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又不致弄得太长，为此必须找到一种适宜的语法形式和语言感觉。”③对于这种语言感觉，笔者以为就是处处洋溢的“关中味”，萦绕耳际的“秦之声”。
（一）方言词的广泛使用
方言文学作品，特别是方言小说，都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方言词的广泛运用，而在方言词汇中，方言特征词是最有魅力的。它是最能代表和检验某方言的词语，活跃于该方言区人民的口头上，它的形成与一个地方的社会习俗、文化承传、地理风貌、历史背景等因素有关，它反映了一个地方语言群体的价值观念、生活体验、文化意识和审美心理等，其突出特点是“对内一致，对外有别。”《白鹿原》正是通过广泛地使用关中方言特征词，来显示关中地域色彩。如“谝”、“咥”、“弹嫌”、“哪达”（哪儿）、“嫽”、“乡党”（老乡）、“麻达”（问题或麻烦）、“试火”（试验或比试）、“瞀乱”（烦躁）、“坨”（量词；如：一坨地方）、“象况”（样子，如：城里现在乱得没个象况）、“瞎熊”（骂人的话，指心眼很坏的人）等等，这些都是关中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新鲜、活泼、亲切，具有浓郁的关中味儿。如：“他（指白孝文）终于安静下来对她说：‘这样好这么嫽的事，你前三天为啥不早说哩？’”（第142页）“嫽”形容极好，在关中方言中一般较少使用意义相对平淡的“好”，常搭配“嫽得很”、“嫽咋咧”、“嫽得太”、“嫽得太太”，程度逐渐加深，感情表达渐次加强。诸如“嫽”、“谝”、“咥”这种类型的方言特征词，有极强的表现力。如果不用它们，作品语言就会黯然失色，人物描写更是韵味无存。
有的方言特征词，只是方言区的一种习惯说法，没有多么强的表现力，但它同样原汁原味地传达出了鲜明的地域风情。如：“小娥一看见鹿子霖叫了一声“大”就跪下了：‘大呀，你就容饶了黑娃这一回！’”（第234页）称父亲为“大”，这种现象现在在老辈人的口中依旧较为常见。又如：“有人好心告诉他，前边一个叫皇家围墙的村子，有个叫黄老五的财东，刚刚辞退了一个长工正需要雇人，不过那主儿有点啬皮，年长人罢了，年轻人怕受不下。”（第132页）其中“啬皮”其实就指人吝啬或指吝啬之人。再如：“鹿子霖吃完以后，就仰躺在床板上，高高跷起一条腿，心里想：修下监狱就是装人哩喀！能享福也能受罪，能人前也能人后，能站起也能乞蹴得下，才活得坦然，要不就只有碰死到墙上一条路可行了。”（第536页）
除了上面常用的方言口语词之外，书中还出现了好多地域饮食方面特有的词，如“臊子面”、“锅盔”、“包谷馍”、“馃子”、“麻食”、“火晶柿子”、“凉皮”、“老鸹头”、“面皮”、“荠菜水饭”、“搅团鱼”、“饸饹”、“罐罐馍”、“饦饦馍”、“包谷糁子”、“羊肉泡馍”等关中地方特色食品，这浓浓的关中风味，很容易引发读者的联想和兴趣。再如冬天穿的“棉窝窝”（棉鞋），还有关中农村地区特有的民间游戏，如“狼吃娃”、“纠方”、“媳妇跳井”等许多“耍活儿”，这些更是充满了清新的乡土气息。
（二）熟语的精当选择
熟语是人们常用的定型化了的固定短语，是一种特殊的词汇单位，内容丰富，形式精练，它包括成语、惯用语、谚语、格言、歇后语等。恰当地使用地方熟语，不仅显示了地域色彩，而且还能反映出该地区语言群体独特的文化视角、审美观念、历史传统及风俗习惯。《白鹿原》中大量选用了关中地区鲜活的熟语，洋溢着浓浓的关中味儿。如：
“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第279页）
这是老学究朱先生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体现了圣人的睿智高深，在白孝文从文质彬彬、气宇不凡的族长继承人沦落为和黑娃媳妇田小娥鬼混的浪荡子弟后，白嘉轩断然决定分家时，朱先生重复了他这句名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立场，这句话成为白鹿原上流行的经典，被当地群众奉为“经”来念，也反映了群众对于钱财的清醒态度。特别是后面的“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押韵协调，给人听觉上的美感。用“房”、“地”、“黄牛”这些典型的农耕文化的关键词，反映了关中地区语言群体的思维观念，朴实地道出了凝重的乡土气息。
“财东家惯骡马，穷汉家惯娃娃。”（第55页）
这句俗语在关中地区相当流行，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在白赵氏被两个孙子拽着准备去买罐罐馍时，白嘉轩说：“不该再吃偏食了，他俩大了。人说‘财东家惯骡马，穷汉家惯娃娃’。咱们家是骡马娃娃都不兴娇惯。”这里引用的俗语，在族长眼里警醒地发生了变化，反衬出族长严格甚至有点不尽人情的教子之方，即便白赵氏申明“今个是尾巴巴一回”也没被通过，小孩哭叫着，连白赵氏也觉得儿子心“硬”。后来嘉轩让娃子进山背粮时，长工鹿三也敬佩地对女人说“嘿呀呀！你看嘉轩这号财东人咋样管教后人？咱们还娇贵兔娃哩不敢叫背粮去……”（第332页）这里，引用俗语，以非常纯朴的方式道出了这种不良现象的普遍性，也隐约地传达了群众的忧患意识，而此处正是用来表现族长对这句俗语的警觉，体现了他的精明睿智，用在这一语境中，准确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卖了的骡马踢过的地，由新主家摆置。”（第348页）
车老板刚刚被人救醒，强撑着面子说：“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卖了的骡马踢过的地，由新主家摆置；我一句话没有，一个屁不放，你看着办去。”这是在车老板的女儿小翠由于二师兄搬弄她和芒儿的是非而落入圈套，被新婚女婿诬蔑，不得已上吊，无情又无赖的新姑爷在街道唱扬喧骂之后，挑着回门礼来报丧，松不拉叽地说:“你女子上吊了。晌午入殓，明日安葬，二位大人过去……这是回门礼，丈人你收下，人虽不在了礼不能缺。”车老板痛失爱女，气愤至极，却又死要面子活受罪，无奈地扔出了这句气话。这里引用俗语，适时地反映出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非常到位，极为恰切。
“哥儿勤，爱死人；哥儿懒，棍子撵。”（第343页）
“小哥哥，脾气嘎；跟人耍，不识耍；不识耍，拿屁打；打倒地，还要耍……”（第343页）
“红裙子，黄肚子，尻子一撅尿你一溜子。”（第344页）
“狗烧锅，猫擀面，狗择葱，猫砸蒜；一家子吃顿团圆饭……”（第344-345页）
这些都是车老板的女儿小翠和芒儿耍笑时说的顺口溜或儿歌，很适合当时的语境，活跃了气氛。第一个是在芒儿买回豆腐和芫荽的时候小翠说的，表面上是夸赞芒儿是个勤快的小伙子，实则是想传达对他的喜欢之意；第二个是小翠耍笑芒儿说的，符合当时情景；第三个是民间对椿树上常见的一种虫子形象的描述，当地俗称“椿媳妇”，这个俗语是小翠有意说的，她巧妙地提到“椿媳妇”，是想进一步表明自己喜欢芒儿，为提出“你不要椿媳妇给你个真媳妇，妹子给你当媳妇你要不要？”搭建桥梁，体现了小翠的聪明机智，接下来她又说了最后面那个儿歌，也是应着自己正在往锅里撒包谷面、芒儿则在烧锅这种场景而说的，进一步活跃了谈话的气氛，表现了小翠大胆泼辣，无所顾虑。一次次挑逗芒儿，最终自食其果，因了新婚女婿沿街唱扬的无耻流言而上吊自尽。这里熟语的使用非常恰当，对表现人物性格、营造环境氛围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此外，还有“逮不住雀儿掏蛋，摘不下瓜来拔蔓”、“烧疼了尻子的猴儿，急了不管谁都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穷汉生状元，富家多纨绔”、“麦黄一晌，蚕老一时”、“露水没籽，闲话没影”、“肚里没病不怕吃西瓜”等等富有智慧的俗语，给《白鹿原》增添了许多“亮点”。
歇后语的使用也比较多，如“挂面调盐——有言（盐）在先”、“尿尿去了屙下屎来——连稀稠都拿不住了”、“一头蹬脱了一头抹掉了——两只船都没踩住”等等，带有俏皮的性质，饶有趣味，既可以确切生动地表达内容，又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方言惯用语如：“挨（黑）挫”、“没麻达”、“羞（了）先人”、“说个啥”（有个交代）、“没眉眼”（做事差劲和“有眉有眼”相对）、“谝闲传”、“没彩”（指人不坚强或不够厉害，例：“大先生瞅着被他折腾得完全昏死的兆鹏说：‘没彩没彩，这人没彩！招不住我一刀的人都没彩。’”（第360页））、“跷尿骚”、“大大爷”、“乌麻六道”（相当于污七八糟，色彩驳杂）、“黑麻咕咚”（黑咕隆咚）等等。
熟语的广泛使用，显示了深厚的地域文化，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通俗浅显的语言却包蕴了地方群众的聪明智慧。在整个《白鹿原》中，作者广泛地发掘地域文化，对方言熟语恰如其分地使用，使这部凝重的史诗般的大作不乏清新的生活情趣和浓郁的地域风情。
（三）关中腔的竭力描摹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娴熟地运用关中方言中独特的语法形式，来竭力描摹出高亢铿锵、凝重厚实的关中腔，这也是辅助语气词“咧”、“哩”、“喀”、“哇”等来描摹声音的一种手段。这里主要是突出表现关中方言中较多的叠音现象和相当普遍的“子化现象”，来给读者创造一种语感体验，从而让读者更容易深入体会关中方言语法上的突出特点及受其影响形成的独特的语音感觉，为进一步体会该地区语言群体的审美心理、性格特征等都有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在关中方言中，叠音现象比较普遍，如“罐罐馍”、“金盆盆”、“馍花花”、“亲蛋蛋”、“慌慌鬼”、“病病灾灾”、“咯咯囔囔”、“沟沟岔岔”、“快快”（与“慢慢”相反）、“娃娃”、“馍馍”、“谝谝”、“啥啥”（指什么，如：“她静静地偎在他的怀里，贴着他的耳朵说：‘兄弟，我明日或是后日死了，也不惦记啥啥了！’”（第128页））、“样样”（样子。如：“城里而今乱得没个样样儿”（第113页））、“晒暖暖”（晒太阳）等等。叠音有强调作用，表达感情较为强烈，这也体现了关中地区语言群体感情外露、耿直实在的性格特征，爱就爱得深沉，如“亲蛋蛋”，恨就恨之入骨，如“鬼鬼子”。还有比较独特的固定说法，像“×得太太”这种结构，如说“嫽得太太”（极其好）、“香得太太”（非常香），又像“×的（得）怕怕”这种说法，其中“怕怕”是用来加强语气的，如说“冷得怕怕”，即指非常非常的冷，冷到令人可怕的程度。例：“小娥收了条子说：‘你这几天甭出门了，我心里咋就慌慌的怕怕！’”（第156页）其中“慌慌的怕怕”就是此种句式，在这里两次叠音，意思就是极为心慌，“怕怕”是修饰“慌慌”二字的，一般没有害怕的意思在里面。运用到这个语境中，有一点害怕的意思，但重心还是落到“慌”上，这种语法形式非常独特。
     此外，儿化韵相对较少，一般都变成“×子”。如：“脑瓜子”、“粘浆子”（头脑不清的人）、“凉凉性子”、“包谷糁子”、“娃子”（男孩）、“贼娃子”（小偷）、“女子”（一般指女儿，和“娃子”相对）、“反反子”（相反的事物或形容与某种情况正好相反）、“脸蛋子”、“尻蛋子”、“一溜子”、“衫子”、“鬼鬼子”等等。儿化本身就给人以软滑顺溜的感觉，这里变成“子”，再用关中方言高亢厚重的语音语调读出来，就显得硬实。如：“白灵说：‘杂牌子军队没规矩。那可是个冷恐子。他说谁要是在我身上打注意，他就跟他拼个血罐子。’”（第387页）这里连用三个“子”，语音协调顺畅，听觉上有音乐美感，体现了关中方言较多的“子化现象”，除了语音语调上关中方言给人硬直的感觉，这种“子化现象”也是原因之一。所以整部《白鹿原》给人秦腔般浑厚硬实、铿锵有力的语言感觉，可以称得上是小说中的“秦之声”。
（一）句式的灵活多样
汉语句式灵活多样，有主动句和被动句，肯定句和否定句，口语句式和书面语句式，常式句和变式句，长句和短句，整句和散句等等，恰当地调整句式，可以有效地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白鹿原》很好地处理了各种句式，活泼引人，体现了作者在句式运用上的精深造诣。
如：“鹿三短了言语，从早到晚常常不说一句话，默默地端坐在那儿发着痴呆；记性儿也差远了，常是赶着牲口扛着犁杖走到地头，才发现忘了给木犁戴上铁铧或是忘了拿鞭子；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旱烟袋丢了三四次，都是旁人拾了又还给他；他的素有的主动性正在消失，往日的勤劳也变得懒散了，没精打采地推着土车垫圈，懒洋洋地挖起牲畜圈粪时一干三歇，尤其是那双眼睛，所有凝聚着的忠诚刚烈和坚毅直率的灵光神韵全部消失殆尽，像烧尽了油的灯芯，又像虫子蛀蚀过的木头。”（第442-443页）
（一）句式的灵活多样
汉语句式灵活多样，有主动句和被动句，肯定句和否定句，口语句式和书面语句式，常式句和变式句，长句和短句，整句和散句等等，恰当地调整句式，可以有效地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白鹿原》很好地处理了各种句式，活泼引人，体现了作者在句式运用上的精深造诣。
如：“鹿三短了言语，从早到晚常常不说一句话，默默地端坐在那儿发着痴呆；记性儿也差远了，常是赶着牲口扛着犁杖走到地头，才发现忘了给木犁戴上铁铧或是忘了拿鞭子；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旱烟袋丢了三四次，都是旁人拾了又还给他；他的素有的主动性正在消失，往日的勤劳也变得懒散了，没精打采地推着土车垫圈，懒洋洋地挖起牲畜圈粪时一干三歇，尤其是那双眼睛，所有凝聚着的忠诚刚烈和坚毅直率的灵光神韵全部消失殆尽，像烧尽了油的灯芯，又像虫子蛀蚀过的木头。”（第442-443页）
这个长句共有195个字，表意周密、严谨、精确、细致。同时，总体上也是一个整句，形式整齐，用3个分号隔开，气势恢弘，各层内部又不拘一格，有长有短，整散交错，语势连贯，表意深刻，在整个句子中，口语句式和书面语句式也各有选择，力避呆板枯燥，使得这个句子尽管较为宏阔却不显臃肿累赘，生动活泼，节奏鲜明，深刻地勾勒出了长工鹿三在被儿媳田小娥的鬼魂附身后变成没有丝毫灵气的躯壳般的样子，后面连用了两个比喻，“烧尽了油的灯芯”、“虫子蛀蚀过的木头”，非常形象，非常生动，让读者一下子就能抓住身体被鬼魂折腾过的人那种有气无力、精神枯萎的感觉，整体上给人印象深刻，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艺术技巧。
又如：“黑娃瞪着眼骂：‘我日他妈！我们受闪了，挨黑挫了！’”（第210页）黑娃在听鹿兆鹏交了底“蒋介石动手杀共产党了！北伐失败了！”之后，只有用粗话才能发泄心中的气愤，同时也表现了性格暴躁鲁莽的特点，运用地方色彩的口语句式，简短有力，树立了“陕西冷娃”的典型形象。
再如：“一次在一家聚餐的晚饭桌上，白嘉轩瞅到了一个机会，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和鹿三的儿子兔娃一并嘱咐说：‘你们三伯你大老了。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从明日起，孝义兔娃你俩接替三伯抚弄牲口。你三伯能做啥活想做啥活儿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儿哪怕啥活儿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更不许弹嫌他，拿斜眼瞅他粗嗓子吼他都不准许！听见了没？’”（第443页）
这里长短句交错使用，采用的是口语句式，形式上错落有致，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使用“指拨”、“弹嫌”等方言口语词，前面两个“不许”属于常式句，后一个“不准许”采取倒装的变式句，宾语有两个，有强调的意思，采取陌生化的形式，给人以新奇的感觉。并且，层层递进，语意加重，显示了白嘉轩对长工鹿三感情深厚，一直把他当自家屋里一口人看待。即便鹿三被鬼妖附身之后，变得不再精明能干，就是鹿三自己的儿子兔娃也难免有点厌弃甚或不恭，而族长却依然对他宽容友好，还掉过头来教育兔娃，也同样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对鹿三好，说明了与“三哥”感情诚挚，无世俗的主仆之分，体现了这个土生土长的关中汉子身上所具有的淳朴善良的天性。
各种句式灵活运用，形式上变化多样，长句激越流畅、气势恢弘，短句节奏轻快、短小精悍；整句形式整齐、声音和谐，散句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口语句式清新自然、简洁明快，书面语句式复杂严谨、细密精致。根据不同的情境，恰当地选择句式，增添文采，也增加了感染力。同时，对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特征等方面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辞格的巧妙调配
辞格又称修辞格、修辞方式，是为了提高修辞行为的效果而运用的组织语言材料的策略性方法。辞格的运用使话语表达生动形象，能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在《白鹿原》中，对辞格的运用更是炉火纯青，比喻、夸张、引用、双关等修辞手法，俯拾皆是，其中尤以比喻见长。如：
“（白孝文）盛怒终于冷寂下去，腹腔里似有一条蚰蜒在蠕蠕拱动，接着一条变成二条三条无以数计的蚰蜒在空荡荡的腹腔里翻搅攻掘，脑子里盘旋着鹿三走出土壕时留给他的三个字：放舍饭。”（第310页）
这是白孝文沦落为乞丐之后躺倒在土壕塄坎下遇到鹿三后的一幕，鹿三数落了这个败家子一
（番，极度饥饿加上极度羞耻。为了表现当时孝文身体内部出现的那种感受，作者形象地借用蚰蜒在空荡荡的腹腔里蠕蠕拱动轻而易举地点画出来，淋漓尽致，能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感同身受。关中农村把蚯蚓叫“蚰蜒”，这个比喻辞格的运用，形象生动，化腐朽为神奇，入木三分。
“白孝文清醒地发现，这些复活的情愫仅仅只能引发怀旧的兴致，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了，它还是更喜欢跳上墙头跃上柴禾垛顶引颈鸣唱。”（第469-470页）
    这里将经过几重风浪打击的败家子白孝文显达之后风光地领着太太回家祭祖时的心境刻画了出来，把一个本想回家洗雪耻辱的浪子在显赫之后整理思绪，回忆往昔一切，却找不回美妙意境的那种心态淋漓地表现出来，通过小鸡的成长过程形象睿智地道出了微妙的心态变化。大文学家老舍认为：如果要用比喻，“便须惊人，不然就干脆不用。”这些言论足以说明比喻新颖的重要性，而这个比喻也就好在奇特而富有创造性，妙趣横生，回味无穷。
白嘉轩说：“给那个死（史）人一点颜色瞧瞧，骚一骚他的脸皮！”（第93页）白鹿镇逢集，围观的人津津乐道“走了一个死（史）人，换了一个活（何）人；死的到死也没维持（维华）的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还难说。”（第98页）这两处运用史维华和何德治的名字一语双关，关中方言中“史”音“死”，“何”音“活”，语音上谐音，在意义上巧妙地将史、何两县长的名字与他们的政绩联系在一起，也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幽默机智。
“他（指白嘉轩）回给鹿子霖的原话是：‘我想给孝文订娶个大点的闺女。咱屋里急者用人（不便出口的一层意思是早抱孙子）。冷大哥的二闺女小了点儿。要是八字合，订给孝武。’”（第105页）
因为冷先生的大闺女订给了鹿子霖的大儿子兆鹏，白嘉轩暗中较劲，觉得自己的大儿子订冷先生的二闺女有点那个，明显自己就比鹿家矮了一截，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就拐个弯让说给二儿子，又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屋里急着用人”，言下之意是急着抱孙子，使用了婉曲这种修辞格。其实，这里绕了两个圈子，掩盖了精明的族长内心的真实想法，结果连一向灵醒的鹿子霖也丝毫没有觉察，婉曲辞格的运用，表意含蓄，富有智慧。
同时，作者还注意了辞格的连用、兼用、套用等综合运用问题，显示了作者对辞格的运用非常纯熟，游刃有余。
如：“媒人被拉来时，对白嘉轩也颇多埋怨，表面上做出居中调节不偏不倚的态度，现在突然发生了根本逆转：‘够了够了，尽够你爷儿俩的了！歪话能呔下一牛车，嘉轩一句不吭还不够吗?’白嘉轩满脸灰败，如同刮去了紫皮的茄子，硬撑着脸制止媒人：‘你悄着，有话让人尽量说。’”（第379页）
白灵给王村婆家的一张退婚纸条“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结果令从未见过面的王家父子暴跳如雷，这段文字即是王家父子到白家大吵大闹时的一段人物对话，“够了够了”运用反复的修辞格，表现媒人实在看不过眼，其中“歪话能呔下一牛车”是夸张，极大地夸显了王家父子骂得坏话极多，也映衬出普通人家在遭遇这等事时的极端愤怒之情。并与后面“嘉轩一句不吭”形成鲜明对比，反衬出族长忍让豁达和对自己女儿做出这种大不敬的事的内疚与负罪感。后面紧接着又用了一个独特的比喻，把白嘉轩此时此刻的灰败脸色比作“刮去了紫皮的茄子”，这个比喻妙，不单体现在本体与喻体色泽上都具灰败相，更重要的是这个比喻说明女儿的这一做法如同揭光了父亲的脸皮，结果气得嘉轩当着族人的面宣布：“白姓里没有白灵这个人了。死了。”(第379页)此处，反复、夸张、比喻这几种具有不同修辞效果的辞格交错使用，前后配合，互补互衬、浑然一体，使思想内容表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其中“歪话能呔下一牛车，嘉轩一句不吭”这一对比辞格中又套用夸张辞格，使得大辞格有所借助，小辞格有所依托，加强了表达效果，显示了作者对修辞格的使用灵活自如，得心应手，把人物现场的神态表情活灵活现地传达给读者，形象生动，极富感染力。

结语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厚实、凝重、深刻的当代文学巨著，作者通过广泛且恰当地使用关中方言词以及独特的语法形式，从而使这部作品有着强烈的方言情结、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关中味。又通过娴熟的修辞艺术技巧，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借助大众化、形象化、个性化的特色语言，《白鹿原》为我们展示了关中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深厚的地域文化，描绘了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作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它可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整部作品的语言建构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和语言艺术方面达到的高深造诣。正是作者苦苦追寻的这种新鲜活泼、乡土气息浓烈的语言感觉成就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构筑了其不朽的艺术生命，这部有着思想深度的作品也正是凭借着语言上精湛的艺术技巧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对方言文学创作在语言上的历练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
注释
①薛迪之:评《白鹿原》的可读性[J]。小说评论，1993(4)。
②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胡适文存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
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著:《〈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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